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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至 1956 年 期 间 ，惠
州大型的重要活动都在中山公
园举办，如开大会、看戏剧、打
篮球、看杂技等，公园内经常围
满了从周边赶来的百姓。

“你看前面这片地，我们以
前吃了晚饭后，大家都聚集围
坐在这里聊天、看露天演出，十
分热闹！现在是不能了，只能
在公园散步、遛弯儿。”因常年
居住在梌山，耄耋之年的黄澄
钦老师与梌山谊切苔岑，提及
梌山，旧日仿若昨日，仍记忆犹
新、历历在目。黄老常以惠州
故事入画，十年如一日描绘惠
州西湖景色，他的画室驻于中
山公园一墙之隔巷里攀满绿植
的二层小楼中，可在阳台一览
梌山全景，平日里梌山四季与
他相伴作画，正如黄老画室对
联所书：坐拥梌山赏古循翰墨。

在黄老所指旧日梌山内的
娱乐区域，此处已然是覆盖上
了新的砖石，旁侧种满花圃绿
树，前方是极具代表性的中山
纪念堂，后方是矗立着的孙中
山石像。一些市民带着孩童在
此 处 悠 哉 散 步 ，或 是 奔 跑 嬉
戏。站立背对着中山纪念堂，
一览公园场景，年初新开馆的
惠州府衙遗址展示馆就位于左
前方，砖红的墙与绿色的屋檐
在葱茏绿影中很是显眼，不时
有游客或市民驻足扫码进馆。
公园内一派其乐融融，虽不如
上世纪的热闹盛况，但亦是生
机勃勃。

梌山之景包含中山公园，但
不局限于中山公园。惠州州府
官署千年常驻于梌山，“惠州第
一井”梌井也凿于此处，如今，
梌井重现展示馆内展出，府衙
遗址也见诸世间，府衙官署文
化日渐苏醒，文物力助惠州府
千年史开口述说。而在中山公
园东外侧，隐匿着仍沉眠的著
名合江渡口。

据方志记载，明代之前，惠
州城内只有合江一渡，宋代合
江渡因建在府城小东门外，又
称小东门渡。惠州府、县两城

被东江与西支江分隔，两江四
岸民众来往，全靠木船摆渡过
江，俗称“横水渡”。由于当时
惠 州 对 外 交 通 主 要 靠 东 江 水
路，该渡口不仅是民众生活的
码头，还是官吏、贵客进出往来
的 渡 口 。 北 宋 苏 东 坡 南 贬 惠
州，就是由此渡上岸，昔日再贬
儋州时，苏东坡也由此渡登船
离 惠 。 合 江 渡 口 阅 尽 悲 欢 离
合、人间沧桑，不知成为多少人
的人生渡口，如今因地势变换，
现代建筑的驻入，渡口已被舍
弃不再使用，默默隐于灰墙苔
藓之中。

走访发现，合江渡口原貌已
不存一二，红砂岩砌成的石阶
已毫无棱角，苔藓与缺口布满
这短短的灰阶，裂缝贯穿表面，
将原完整稳固的石阶分裂成高
低不平的块状砖阶。一块不起
眼同色调的石碑刻着合江渡口
的介绍阐述，但是却无人驻足
了解这著名的渡口。渡口前侧
是一株苍劲古榕，旁侧是居民
住所以及商铺，石阶前方通向
主路的小径上站着两个学生，
看到有人蹲下阅看石阶上的说
明石碑，也好奇地转头望了过
来，似乎也想询问这块普通的
石阶有什么看头。夕阳能照耀
到古榕上，却无法为陷于低处
的合江渡口添上一抹暖色，渡
口与灰墙和背光的居民住所墙
面形成一方天地，只有盈盈绿
色晃动着好似有话要说、有歌
要吟。

合江渡口作为梌山的一部
分，缺少了悉心的保护和宣传，
毗邻中山公园和西湖，却成了
两 大 景 之 中 的 凹 陷 处 。 而 梌
山除了合江渡口，还有着残存
的明代城墙，更有未重建的野
吏亭……历史名城少不了遗址
风华，文物实证归纳着城市千
年史的常见景致，梌山记录着
惠州的点滴，可称之为梌山人
的惠州人，能否让与梌山同栖
的遗址重现旧日风采，由今寻
古，为后人提供管道一窥惠州
府旧景。

2024 年 2 月
6 日，惠州府衙遗
址展示馆于梌山
（中山公园）正式
开馆，该馆展陈以
遗址为核心，分为
隋井、府衙、名郡
三个单元，以府衙
遗址文物描绘惠
州历史长河，向大
众介绍着惠州源
远流长的过往痕
迹。

梌山过往千
年 具 有 何 种 风
华？梌山者，鹅城
锁钥，山水灵气汇
聚之地。循州开
府，立于梌山之
上，历代州府皆驻
于此。斗转星移，
数千年间惠州府
历经沧桑变幻。
小小梌山，成为历
史人文资源汇聚
之地，如今梌山名
号已被中山公园
所覆盖，但烙印在
梌山的历史痕迹
经久不衰，流传的
故 事 仍 余 音 绕
梁。如何将梌山
诸多文化现于世
间，忆起旧日情
怀，是值得关注的
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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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年初，惠州市核定了市级第一批历史建筑，惠城区有97处，其中
处于梌山范围内的有10处，即中山纪念堂、仲恺纪念碑、望野亭、东征遗址、桥
子头明代牌坊、文笔塔、明清城墙、鼎臣亭、梌山书院旧址、小东门古渡头。

梌山的文物远不止于此。惠州著名画家黄澄钦根据史料和记忆，饱蘸墨
迹，画出了《惠州市中山公园历朝文物示意图》。梌山之上，从隋代到民国，现
存或废弃历史建筑24处，跃然纸上。北宋苏东坡未至惠州前，舟行至清远县，
见顾秀才，极谈惠州风物之美，畅想惠州“到处聚观香案吏，此邦宜著玉堂仙”。

与梌山历史建筑交相辉映的，是梌山的历代大事和名人轶事。“此山曾住
玉堂仙”，他们同样为惠州留下了珍贵的人文遗产，重叠的历史事件和累积的
名人脚印，演变成为梌山年轮。

清《畿辅通志》谓梌山“旧多梌木，故名”。梌
山 坐 北 向 南 ，“ 东 西 二 江 汇 其 东 ，丰 鳄 二 湖 潴 其
西”“山南部平衍，其北枕江峭立，郡城环于下”，
是惠州古城与西湖、府城（今 桥 西）与县城（今 桥
东）、江南与江北的一个关联点，自古被称为惠州
的风水宝地。

20世纪 80年代，在梌山西侧，南北长 100米的地
下，考古学者发现了大批隋唐年间的筒瓦、板瓦和陶罐
残片等，此处正是隋唐朝代的生活遗址。这是目前在
梌山发现的较早的人类生活遗址。

梌山真正进入惠州历史进程，并占据重要位置，始
于惠州建城。

公元591年，隋文帝派使节王景巡抚岭南，确定在
整个广东地区设立广州和循州（后称“惠州”）两个总
管府。循州总管府设在梌山，镇立岭东。

在循州总管府官署建设期间，门前不远处凿了一
口水井，专供官府使用，后称“梌井”，也称“隋井”。据
张友仁《惠州西湖志》记载：井为“隋建府治所凿”“其
古盖亚于赵佗井”，堪称目前惠州城区历史最悠久的人
文古迹，已历经1400年沧桑。

清代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指出：“惠州城中亦无
井，民皆汲东江以饮，堪舆家谓惠称鹅城，乃飞鹅
之 地 ，不 可 穿 井 以 伤 鹅 背 ，致 人 民 不 安 ，此 甚 妄
也。然惠州府与归善县城地皆咸，不可以井，仅郡
廨有一井，可汲而饮云。”这一段记述可以佐证，
至少在明末清初，惠州府城内就仅有总管府前的
这口梌井。

根据有关历史照片，到20世纪50年代初，梌井尚
在，它是一口古朴的有雕石井栏和井架的饮用水井，后
来古井淹没在中山公园草坪之下。近期，惠州府衙遗
址展示馆建成开馆，“惠州开城第一井”得以重见天
日，为惠州建城历史提供了实物佐证。

宋代梌山东南麓、惠州府城小东门外有个合江
渡，当时惠州对外交通主要靠东江水路，此渡又紧靠
梌山官署，官员往来和群众进出，多由此渡。北宋大
文豪苏东坡在惠州城的故事，就是从这个渡口开始
的。

北宋绍圣元年（1094）十月二日，南贬惠州的
苏东坡，乘船而至，在合江渡上岸，初居合江楼。
宋代的合江楼在“郡东二十步”（合江楼在明代迁
建于小东门上，为城门楼），“在三司行衙之中，为
三司按临所居”，是专门用来接待当时最高财政机
构官员的宾馆。苏东坡在惠州的时间为两年八个
月，两居合江楼，先后在梌山居住一年多。

苏东坡抵达惠州时，惠州太守詹范冒着违规
风险，“待以殊礼，暂请居之”。苏东坡到惠州当
日，写下了进入惠州城后的第一首诗《十月二日初
到惠州》，诗云：“仿佛曾游岂梦中，欣然鸡犬识新
丰。吏民惊怪坐何事，父老相携迎此翁。苏武岂
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岭南万户皆春色，会
有幽人客寓公。”表达了他对惠州秀丽风光和惠州
人友善热情的赞美。后来，苏东坡又得到表兄、时
任广南东路提刑程正辅的关照，再次居住合江楼
一年多。合江楼因苏东坡而名满天下。

北宋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九日，苏东坡再
贬儋州，在合江渡登舟启行，“子孙恸哭于江边”，
送其凄然离去。苏东坡之后，宋代宦游惠州的

著名诗人唐庚、杨万里、刘克庄等，也曾以梌
山东南的这个古渡口作为人生的驿站。

1925 年 9 月，广
州国民政府决定进行

第二次东征，向东江地
区陈炯明残部发动进
攻。10月14日，东征军
在省港大罢工工人、东
江农民的配合下攻打惠
州，在朝京门前进行了
激烈的战斗，并最终攻
下了惠州城。

史料记载，1925 年
10 月 16 日，东征军在
梌山之上的惠州第一公
园举行了“攻城阵亡将
士追悼大会”。

据《惠阳县党史资
料汇编》记载，曾由中共广东区委派去参
加第二次东征军宣传队、随周恩来东征
的肖隽英回忆：“周恩来同志在惠州住了
三天，后随东征军向东前进。”周恩来在
惠州三天的居所，极有可能是如今梌山
西南麓、都市巷 9 号——中共惠州地方委
员会、中华全国总工会惠州办事处旧址，
因为附近的老居民还在流传：当年周恩来
曾经在此办公。

为了纪念孙中山，1928年，惠州第一公

园改名为中山公园，廖仲恺纪念碑也竖立起
来。在攻城战场遗址上，由黄埔军官学校立
下的东征阵亡烈士纪念碑，昂然矗立。

梌山的历史，就这样与重量级人物，紧
紧地捆绑在一起。

梌山其实还有很多故事，比如晚清翰林
吴道镕手书梌山“惠州私立丰湖图书馆”牌
匾，张友仁“躲进小楼成一统”编写《惠州西
湖志》等，有赖方家挖掘出梌山更多的风物
与传奇。

甲辰年立春时节，惠州梌山
府衙遗址展示馆开馆仪式在梌
山（中山公园）隆重举行，市领导
及文化界和有关方面代表数十
人参加开馆仪式，仪式隆重而庄
严。

我应邀出席开馆仪式，激
动之情溢于言表。也许，没有
谁比我更多接触这座并不起
眼，却沉淀了惠州诸多重大历
史印记的地方。我的祖屋苗屋
就依偎着梌山，我在这里出生
和成长。我家的后花园，我们
叫后山，是梌山延伸的一部分，
儿时我每日在梌山玩耍嬉戏，
故我笑称自己为“正宗的梌山
子民”。其实，惠州人都可称为
梌山的子民，因为从公元 591
年，隋文帝在梌山设置了“循州
总管府”起，这里就成为岭南地
区与广州、桂州并立的地方最
高行政机构。

应 邀 参 加 开 馆 仪式的人
们，与我同样的兴奋。是的，府
衙遗址展示馆的落成，说明的文
字和实物的展示，进一步擦亮了
惠州千年历史文化名城闪亮的标
签。在那些浓缩了时间和空间的
实体面前，我情不自禁发出内心
的赞叹：“惠州，岭东雄郡也！我
为你的悠久历史而自豪！”

历史由实证言语，因而考古
工作者在梌山数年的挖掘就显
得格外有意义。惠州人民看见
了隋建府治时所凿的“开城第一
井”——梌井，也叫隋井。

现代人从老祖宗留下的古
地图可见，古循州四处皆水，居
民生活汲水非常方便。从第一
井的井沿，砖块码叠精美，古井
使用千多年的时间（上世纪 50
年代初还在使用）可见，梌井应
属古代科技和文化进步的一项
成果。

府衙遗址展示馆不过百多
平方空间，粤语说的“一眼望晒”
（一目了然）。但我在此想说一
句大话，一瞥见雄风！不说五千
年前远古东江，古越先人在此繁
衍生息；不说三千年前百越之
地，缚罗古国钟鸣鼎食；也不说
两千年前，浮山泛海，博罗置县
文英武德，就说循州始置，“天下
太平，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
盈积（《隋·食货志》）。”文史大
家何志成老师自信又豪迈地呐
喊：“此时天下已不敢小惠州

了！”他在《岭东雄郡历史地位的
确立和作用》一文中，阐述惠州
地势险要，辖境辽阔，人阜物丰，
并领潮、循两州事。史书有载，
入明后的惠州，改州为府。惠州
府辖归善、博罗、海丰、河源、龙
川、兴宁、长乐、和平、永安、长
宁、连平州，共十县一州。入清
后，惠州十属的格局一直没有改
变。展窗展示的正是“雄踞华南
连陆海”“惠州城下有江南”。无
可置疑，入隋后，惠州就奠定了

“岭东雄郡”的历史地理位置，至
今一千四百多年，理所当然“此
邦宜著玉堂仙”！

人们在府衙遗址展示馆的
瓷器展窗前流连，这里是广东省
考古工作者在梌山挖掘，并经过
碳14放射测定的从汉朝到民国
的瓷器碎片。即使是碎片，也是
历史的证物，可谓无声胜有声。
它们的存在，就是在无声诉说远
古的故事和沧海桑田的变迁。
只见文史专家林慧文老师朝着
博物馆馆长钟雪平激动地说：

“我看见最有价值的汉代瓦当！”
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
道”。以考古工作者和文史专家
的眼光看待这件汉代瓦当，意义
非同凡响。以吴定球、何志成为
代表的“岭东文化研究所”的文
史专家们，比较意见，认为汉代
的梌山，为古博罗梁化的县治。
这里所指的古地名梁化，并不是
如今的惠东梁化，而是梌山！因
为惠东的梁化，至今没有出土可
以佐证曾经县治的实物，而梌山
的瓦当，是当时具有很高规格房
子的遗物。市博物馆钟雪平馆
长肯定了这一点。结合1993年
4月 17 日惠城下角发掘清理的
东汉古墓，为惠城区时代最早、
形制最大的墓。专家们根据古
墓出土器物，判断墓主人为有身
份的官吏，更进一步推断梌山曾
存官府。如考古和文史专家们
的科学判断和高瞻远瞩，梌山县
治加府治的历史，又往前推进了
七八百年。真正是“岭东雄郡，
梁化旧邦”。

一瞥见雄风！我不想再说
什么了，内心只有激动。我亲爱
的家乡惠州，你这样悠久的历
史，如诗似画的绚丽篇章，谁可
以撼动你岭东雄郡的位置？！

历史文化名城惠州，实至名
归。

梌山掀府城史一角
一窥惠州千年风华

·苗理洁·

岭东雄郡之雄风一瞥

文/实习生 贺沁怡

梌山，惠州人的乡愁

隋
代
的
井

苏
东
坡
的
诗

历
史
人
物
的
踪
迹

惠州府衙遗址馆于今年年初开馆，又名“掀起历史一角”，为中山公园更添一抹绿景

曾存在梌山内却毁于抗日
战争期间的野吏亭，经由黄老回
忆和其精湛的笔下功夫绘出

“惠州开城第一井”梌井于惠州府衙
遗址展示馆内现诸世间，供游客一览

惠州府衙遗址展示柜开馆，市民游客们进馆参观遗址，惊叹不止

黄澄钦老师在画室作画

文
脉
漫
谈

文
脉
手
记


